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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领土争端是指日本北海道东

北部与俄罗斯北千岛群岛之间

的齿舞、色丹、国后和择捉四个岛屿

及周围一些珊瑚礁的主权归属之争。

对此日本称之为“北方四岛”，俄罗

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这四个岛

屿二战前曾属日本管辖，在二战日本

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失败之时，由苏联

根据《雅尔塔协定》予以占领，至今

仍在俄罗斯的管辖之下。日俄在“北

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互不让步，致

使作为二战交战的两国至今未能签署

和平条约。其根本原因是日俄两国在

领土问题上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尽管安倍上台伊始数次访俄、日俄

“2+2”会谈也高调示人，但历来日俄

国内舆论都强烈反对本国领导人在领

土主权方面做出妥协，导致日本历届

政府均在交涉领土主权问题上无所作

为，却又前赴后继，只因领土问题是

发展日俄关系必须跨越的历史鸿沟。

领土问题取代冷战思维

成为日俄关系的主题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日苏

（俄）两国逐步走出冷战形成的意识

形态困境，却又陷入领土纠纷的泥潭。

为此，1991 年 4 月，苏联戈尔巴乔

夫总统访日，与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发

表了《日苏联合声明》，其中就两国

领土问题有如下表述：“第一，苏联

正式承认存在领土问题；第二，领土

问题具体指齿舞、色丹、国后和择捉

四个岛屿的名字被明确记载；第三，

谋求突破“领土困境”的日俄关系
□   吕耀东／文

领土问题没有解决，到缔结和平条约

时，包括这些领土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这三点达成一致是很大进步”。[1] 但

是，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日苏领

土争端被日俄关系所继承。随后日俄

间的“领土争端”代替冷战鸿沟上升

为主要矛盾。

新生的俄罗斯在“重返欧洲”受

挫后，开始重视东方外交，逐渐调整

对日关系。日本也投其所好，积极谋

求改善日俄关系，并乘机将“北方四岛”

问题提上发展两国关系的议事日程，

谋求加快解决日俄领土之争。1992 年

7月，宫泽首相在七国首脑会议的政

治宣言中塞入如下内容：“希望日俄两

国基于法和正义的原则解决北方领土

问题，实现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叶利钦对俄日领土问题的“国际化”

表达了强烈不满。1993年 10月 13日，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日，并与细川首

相签署了《东京宣言》。宣言指出，两

国首脑就四岛归属问题进行了谈判，

一致同意以“两国间的诸文件”及“法

和正义”为基础继续进行缔约谈判。[2]

《东京宣言》为日俄领土问题谈判提供

了新的立足点。1994 年 11 月底村山

首相与到访的索斯科韦茨副总理会谈

时，双方同意《东京宣言》是“两国

关系前进的基础”。但日方偏重于解决

领土问题、俄方偏重于扩大经济合作

的基调并未发生变化。[3]

20 年代 90 年代后期，日本放弃

了初期的“政经不可分”的简单做法，

对俄采取多层次接触政策，试图通过

加深日俄全面合作关系，为解决北方

领土问题创造条件，以达到尽早收回

“北方四岛”的政策目的。[4]1996—

1997年初，日本把领土与经济领域“扩

大均衡”方针调整为领土、经济、政

治、安全、国际合作齐头并进的“多

层次接触”方针。[5]1997 年 3 月，桥

本首相表示赞同俄罗斯正式参加七国

首脑会议。1997 年 6 月 20 日，日俄

首脑举行会谈后，叶利钦表示将不再

把核弹头对准日本，两国首脑间开通

了热线，俄方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7月 18 日，

双方就日本渔船在“北方领土”周围

水域捕鱼问题达成一致，朝“搁置争

议，共同开发”迈出了第一步。[6] 在

上述日俄外交互动的基础上，桥本首

相在 1997 年 7 月 24 日演讲中提出了

“相互信赖”、“相互利益”、“着眼于

未来”等对俄关系三原则，其核心是

以“互利”和“没有胜者和败者之分”

为原则，打破因领土问题而形成的僵

局，以经济合作为突破口改善日俄关

系。他表达了把领土问题和经济合作、

军事交流并举的更灵活的对俄政策思

路。1997 年 11 月 1 日至 2 日，日俄

首脑在东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

克举行了非正式会谈。该会谈在如下

几点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双方决定，

根据 1993 年的《东京宣言》争取在

2000 年前缔结和约；双方达成了“日

俄两国都是世界大国，应该互相合作”

的共识；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合

作等领域达成八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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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所以进一步调整对俄政

策，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其一，战

略考虑。面对美俄、中俄、中美关系

的进展，日本急欲改变日俄关系的落

后状况。日本在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问题上也需得到俄方支持。

其二，经济考虑。日本从“能源外交”

和“欧亚大陆外交”战略出发，提高

了对日俄关系的重视程度。日本已参

加了一些开发俄罗斯能源资源的项

目，俄罗斯也对日本参与西伯利亚及

远东地区开发寄予厚望。这一时期日

俄关系的特点体现为：在经济合作上

表现出“政经分离”的灵活性；尝试

领土谈判与经济合作齐头并进方式；

在安全领域积极寻求合作。[7]

20 世纪末，日本不断调整对俄

政策，使两国关系得到很大改善。叶

利钦总统与桥本龙太郎首相于 1998

年 4 月 18—19 日在日本举行非正式

会晤，经过两轮会谈，双方一致同

意，把根据 1993 年《东京宣言》第

二条解决四岛归属问题以及面向 21

世纪的日俄友好合作原则等写入和平

条约。1999 年叶利钦正式访日。在

这次会晤中，桥本还就解决四岛领土

争端问题向叶利钦提出了“新建议”。

1998 年 11 月小渊惠三首相访俄会晤

了叶利钦总统。两国发表了题为《关

于俄罗斯联邦和日本国之间建立建设

性伙伴关系》的宣言，使两国关系取

得了进一步发展。尽管日俄关系在

1998 年进一步改善，但还不能说是

质的突破。因为日俄关系的关键因素

领土争端仍然没有实质性进展。

“领土问题”是日俄两国

缔结和平条约的主要障碍

由来已久的“领土问题”已成为

日俄两国缔结和平条约的“瓶颈”，进

入 21 世纪，两国如何处理这个棘手

的问题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00 年

4月底，森喜朗首相对俄罗斯进行了

为期三天的非正式访问。9月3—5日，

普京总统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同森

喜朗重点讨论了签署日俄和平条约、

开展经济合作等双边关系问题。双方

签署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协作联合声明

和经贸领域加强合作纲要，以及在经

济、科技、安全、执法等方面开展合

作的若干文件。但在解决领土争端和

签署和约等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最

终，森喜朗和普京签署并发表了包括

六项内容的“关于和平条约问题的联

合声明”。对于领土争端问题，声明指

出：“双方同意，依据迄今达成的所有

协议，包括 1993年关于日俄关系的《东

京宣言》以及 1998 年日俄两国关于构

筑创造性伙伴关系的莫斯科宣言，为

通过解决择捉岛、国后岛、色丹岛和

齿舞群岛的归属问题而签订和平条约

继续谈判。”双方的联合声明中再次

具体写明了四个岛屿的名称，双方同

意就四岛归属问题继续谈判。在森喜

朗和普京签署的联合声明的第一项中

就写明“日本和俄罗斯构筑符合其战

略性的、地缘政治学利益的创造性伙

伴关系的志向”的内容。从具体成果

来看，以能源开发为中心的“森喜朗—

普京计划”、关于核裁军方面的合作

等，都是互有所求，都出于现实和长

远的政治、经济利益考虑。[8] 森喜朗

首相与普京总统的东京会谈，是两国

在解决领土问题上的新起点。

2001 年 3 月，普京和森喜朗在

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伊尔库茨克举行

会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领

导人一致同意在过去签订的文件基础

上就缔结和平条约继续举行谈判，日

苏 1956 年联合宣言应成为谈判的基

础性法律文件；两国将积极寻找相互

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尽快确定缔结

和约的具体方针，解决“北方领土”

的归属问题，从而使两国关系完全正

常化。2001 年，日俄签署的《伊尔库

茨克声明》重申了 1956 年《日苏共

同宣言》中齿舞与色丹两岛要在两国

签署和平条约后归还日方这一条款的

有效性，应遵循该声明解决领土争端。

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加强俄日

经贸领域的合作是两国在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时优先考虑的方面，是两国首

脑历次会晤中讨论的重点。2003 年 1

月，小泉首相访俄并与普京总统签署

了旨在深化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

和《联合行动计划》。《联合声明》强

调，俄日两国将争取彻底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决心通过积极的谈判尽快解

决“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并签署

俄日和平条约，以便实现双边关系正

常化，开创两国广泛合作的新局面，

建立符合两国战略和地缘利益的建设

性伙伴关系。在此次访问中，小泉重

点就能源领域合作问题同普京进行了

磋商，日俄之间就安加尔斯克—纳霍

德卡 ( 安纳线 ) 输油管达成重要协议。

从小泉首相访俄结果看，双方在领土

问题上的僵局没有打破，但都希望通

过加强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为领

土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的环境。小泉

政府实际着眼于通过多领域的合作改

善两国关系的氛围，以便今后争取在

领土问题上有所突破。

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日俄的

分歧不是是否归还，而是何时、以何

方式、在多大范围内归还领土的问题。

2004 年 11 月，俄外长拉夫罗夫声称，

遵守《1956 年宣言》，把齿舞、色丹

两岛交给日本。但是，小泉在东京发

表谈话称，日本不会接受只归还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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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土解决方案。“如果不明确北方

四岛的归属问题，就不与俄签署和约，

这一方针不会改变。”俄多名政府高

官即还以颜色，表示将以“二战结果

无法改变”为由拒绝日本归还“北方

四岛”的要求。虽然此后俄方仍愿实

施 1956 年的《日苏联合宣言》，把齿

舞群岛和色丹岛归还日本。日方的立

场未变，认为只要明确北方四岛的归

属，即可缔结和平条约，至于何时归

还领土，则可从长计议。鉴于《日苏

联合宣言》已解决了两岛的归属问题，

现在的课题是明确另外两岛，即国后

岛和择捉岛的归属问题。日俄的上述

分歧表明，双方还在领土问题上兜

圈子。[9] 面对日本政府在领土问题上

的强硬态度，俄方丝毫不让步，2005

年 5 月 21 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

罗夫在接受共同社的书面采访时明确

表示，日本所提出的归还四个岛屿的

要求缺乏国际法上的依据。[10] 日俄在

领土问题上唇枪舌剑，导致两国之间

频繁发生纠纷和摩擦，并间接影响了

日本的对俄能源外交。

2007 年，随着东北亚国际环境

的改善，朝核问题有所进展，日俄关

系转暖。2007 年初，安倍首相认为，

欲解决朝核问题日本必须与俄罗斯

和中国加强合作。2007 年 9 月 8 日，

日俄首脑利用出席悉尼亚太经合组织

（APEC）首脑会议的机会举行了会晤。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敦促各自的实际

负责人加快谈判以解决北方领土问题

并缔结和平条约一事达成了一致。安

倍强调，“为将日俄关系提升到一个

新的层次，和平条约的缔结是不可或

缺的”。普京则回应说，“我对找出双

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有兴趣”。但

在关键的北方领土问题上仍然是各持

己见，日方强调为了新的日俄关系、

缔结和约，早日解决领土问题必不可

少。俄方则指出应找出双方都接受的

解决办法。双方的距离仍然很大。

日俄两国探索解决

领土问题的“创新方式”

日俄两国缔结和平条约的主要

障碍来自领土争端问题。俄罗斯将

1993 年发表的《东京宣言》和《日

苏共同宣言》一同定位为领土谈判的

基础。其中，《东京宣言》中明确表

示日俄将解决包括国后岛和择捉岛在

内的“北方四岛”归属问题并缔结和

平条约。2009 年 2 月，麻生太郎首

相与梅德韦杰夫总统在俄罗斯远东就

日俄间最大悬案的“北方领土问题”

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为了

在我们这一代加以解决，将通过不拘

形式的创新方式加速（领土谈判）工

作”。[11] 然而，随后日本众议院通过

北方四岛为“固有领土”的法案。日

方称该法案旨在通过在法律上定位

“北方领土”以提高日本民众对归还

问题的关心程度，这引起了俄罗斯的

强烈不满和抗议。俄罗斯国家杜马也

通过一项声明称，日俄和平条约谈判

丧失了希望，并警告日方如不撤回该

法案谈判将无法取得进展。7月 9日，

在意大利拉奎拉参加八国集团首脑会

议的麻生太郎首相与俄罗斯总统梅德

韦杰夫举行了会谈。麻生强调了“俄

罗斯不法占据北方四岛”这一日方立

场。但是，就北方领土这一焦点问

题，俄方并未提出日方期待的新解决

方案，梅德韦杰夫对此表示：“在这

一代人活着期间解决问题很重要。俄

方准备用独创的方式研究各种选择。”

他对日本通过规定北方领土为“我国

固有领土”的《北方领土问题解决促

进特别措施法》表示忧虑，并对麻生

5月在日本国会称“俄方的不法占据

行为仍在继续”一事表达了不满。[12]

梅德韦杰夫还是相对灵活的姿态，在

意大利拉奎拉八国集团峰会闭幕后的

记者会上就北方领土问题表示，1956

年发表的《日苏共同宣言》是“唯一

的法律文件”，将在此基础上继续进

行谈判。该宣言规定苏联和日本缔结

和平条约后将归还齿舞、色丹两岛。

这表明，对于优先本国利益的俄罗斯

而言，几乎不可能做出把四岛全部归

还日本的决断。

在 2009 年日本刚实现政权更迭

时，基于鸠山由纪夫首相的祖父、日

本前首相鸠山一郎在 1956 年签署了

《日苏共同宣言》，引导两国邦交正常

化的前提，俄罗斯对重视日俄关系的

鸠山政权表示欢迎。2009 年上台执

政的日本民主党将改善日俄关系作为

对外关系的突破口，力求“以坚决的

态度加快北方四岛归属问题的谈判进

程”，并“通过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及

资源开发的相互协作，巩固日俄关

系。”[13]2009 年 11 月，鸠山首相在出

席 APEC 峰会时对梅德韦杰夫总统表

示，“只归还两岛无法获得国民的理

解，期待有超越这一构想的独创解决

方法”。[14] 然而，民主党内部存在关

于“北方领土”的强硬言论，时任日

本外长的冈田克强调，“日本要求的

是归还四岛。两岛的话不行”。[15] 日

本固守“北方四岛”返还的方针使俄

方大失所望，导致日俄两国“北方领

土”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彻底解决“北方领土”问题，

重新执政的自民党迫切希望改善日俄

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 2013 年 4

月 29 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

举行会谈，双方就重启并加快北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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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谈判达成共识，显示出了解决这一

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决心。日本政府 8

月 15 日在首相官邸设立了探讨日俄

经济合作方式的“日俄经济交流促进

会议”机制，确认了加强日俄两国在

经济领域的关系以推进北方领土相关

谈判的方针。2013 年 9 月 5 日，安

倍晋三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普京总统

举行会谈，双方就 11 月在东京举行

首次两国外长和防长级磋商达成了共

识。关于领土问题成为最大难题的日

俄和平条约缔结一事，双方确认了彼

此“期待在友好、平和的气氛下进行

对话，并取得进展”。俄罗斯总统新

闻发言人佩斯科夫称，普京总统和安

倍晋三首相就以“平局”精神解决北

方四岛问题达成了一致。11 月 2 日，

日俄两国的首次外长防长磋商（“2+2

磋商”）在东京举行。双方同意为建

立互信而推进在有关亚太地区安全问

题的多边会议上的合作，并就日本海

上自卫队与俄罗斯海军开展反海盗合

作及联合训练达成了一致。双方还就

定期举行“2+2 磋商”达成共识。日

俄两国将在东盟地区论坛（ARF）等

国际会议上的有关安全和救灾的讨论

中进行合作。两国还将就应对网络攻

击建立高级别磋商机制，并就联合国

维和行动开展信息共享。日方希望通

过定期举行“2+2 磋商”为推动北方

领土问题谈判创造条件。为此，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当天下午在公邸会见了

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国防部

长绍伊古。安倍在会见中表达了解决

北方领土问题、缔结日俄和平条约的

强烈意愿，称将通过强化经济及安全

领域的合作“使谈判取得进展”。他

还表示，当天举行的首次日俄外长防

长磋商“有了具体的成果，大大促进

了两国的合作和互信”。有分析认为，

为了解决有关“北方四岛”问题，安

倍采取“温和路线”，希望通过建立

互信关系摸索解决办法而非采取强硬

态度。然而俄罗斯未打破固有的立

场，认为“南千岛群岛是在二战中合

法获得的领土”，与要求确认北方四

岛属于日本的日本政府之间存在很大

分歧。预计俄罗斯不会做出多少让步，

通向最终解决的道路依然险峻。

结 语

总之，日俄关系最大的发展障碍

依然是“北方四岛”的领土之争 , 这

也是日俄之间迄今仍未签署和平条约

的根本原因。日本要求归还国后、择

捉、齿舞、色丹四个岛屿作为同俄罗

斯签订和平条约的条件。而俄罗斯的

立场是按照二战结果拥有“南千岛群

岛”，且有着相应的国际法依据。对

于如何解决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俄日

领土问题，普京总统曾经在 2012 年

3 月借用柔道术语，说愿意以“平手”

方式缓解俄日领土争端。“普京的主

张其实是想搁置领土问题，先行发展

日俄经济关系”。[16] 与之相呼应，安

倍首相也采取不同以往的对俄“温和

路线”，力求加强日俄经贸关系推进

领土问题的解决。通过这样的“创新

方式”，俄日希望共同探索解决“北

方四岛”问题的全新路径。尽管俄罗

斯现在仍然坚持“南千岛群岛是在二

战中合法获得的领土”的一贯原则，

与日本政府要求确认“北方四岛”权

属的原则立场存在很大分歧，但是，

俄日两国新任领导人以新思路谋求解

决两国领土问题的努力已经显现。无

论是归还“四岛中两岛”或者“四岛

面积二分之一”作为可能的解决方式，

都是俄日双方解决领土问题的创新性

和建设性探索。

至于日俄“2+2”会谈机制，是

两国基于双边及地区安全局势加强磋

商与合作的方式，可以为推进解决领

土问题的谈判创造良好氛围。况且，

本次日俄“2+2”会谈对于亚太地区

问题的各自关注点不同，俄方建议与

日方额外磋商日美同盟的导弹防御系

统问题，而日方竭力希望俄方认同日

本所言的“中国威胁论”。若日俄两

国求同存异，巩固政治基础，加强经

济和国际领域的合作，双边关系有可

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进展。为此，日本

政府成立了俄日交流委员会，谋求加

快俄日双边、地区层面的商业及经贸

方面的交流。但日俄领土问题涉及敏

感的国家主权和民族感情，绝非一朝

一夕能够解决，未来日俄两国有关领

土问题的磋商与谈判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外交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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